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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惠勤

论资产阶级实行思想统治

在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

讨论中，一些热衷于推销西方

“普世价值”观的人，采用的是抽

象掉一切具体性的手法，而这种

手法，本质上反映的是资产阶级

实行思想统治和价值渗透的方

式。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标志性

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

了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进行

思想统治的一个趋势，就是“占

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

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

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第 100 页，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虽然任何统治阶级都

力图以全社会利益代表的面貌

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

普遍性的思想观念，然而真正实

现了用抽象的普遍观念作为思

想统治形式的却是资产阶级社

会。“抽象性”在真正意义上构成

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就经

济过程而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使得劳动抽象化，“劳动一般”正

是这种状况的写照。正如马克

思指出的，“劳动一般这个抽象，

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

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

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

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

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

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

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

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

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

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

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

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

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

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这

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

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

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

和价值渗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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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

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2卷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与劳动

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

为生产的目的，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被物化就在

所难免。物化的结果是资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

非人格化，金钱成为万能的神，人们只能对它顶

礼膜拜，一句话，人的社会性存在被遮蔽了，资本

对于劳动的奴役关系被颠倒了，人被抽象化了。

马克思曾把负载着特定生产关系的人称作

该社会的“自然基础”，毫无疑义，“抽象的个人”

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基础”。“抽象的个

人”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在唤醒个人、解放个

人并使之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又因“物的依赖关

系”而彰显人的“物性”、隐藏人的社会性，致使个

人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产物。作为客观存在，

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个人视为人的唯

一存在和终极实体，把个人等同于“人”；而作为

主观存在，这种个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观念”，把

个人权利视为“人权”，把自我价值视为“普世价

值”。自由个人主义就是其典型意识形态。就思

维方式而言，由于无法正确地提出和解决“普遍

观念”的形成问题，“抽象个人”只能在“思辨的抽

象”和“单纯的直观”这两个极端徘徊，这也是其

无法超越的狭隘眼界。由于是植根于社会主体

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现象和本质、个性

和共性的断裂，在资产阶级社会就是一个永远无

法破解的历史之谜。从“抽象的人”到“现实的

人”，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从思辨的抽象和单

纯的直观到“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

思主义的精髓，就不仅是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

历史主体和阶级立场的转变。不突破资产阶级

狭隘眼界，不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

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维方式。

因此，当资产阶级在其革命时高举人的解放

的旗帜打出“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性话语时，

虽然也是一切为获得统治权的阶级所必须采取

的手段，却也充分预示了这个行将成为统治阶级

的阶级将采取何种思想统治形式，以及这个正在

形成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所在。社会关系的

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实现，使得抽象普遍性观念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个人形成中起着重大作用。

如果说，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

“彻底的形式”（恩格斯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66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的话，

那么“抽象的个人”和“普世价值”则是资产阶级

进行思想统治的彻底的形式；如果说，马克思在

政治领域的根本变革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取代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话，那么他在哲学世

界观上的革命变革，则从根本上说就是实现了从

抽象的个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旧唯物主义的

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

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说明，解决

抽象的人的问题，本质上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

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

抽象的个人和抽象的普遍观念（“普世价

值”）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有效方式，

就因为从抽象的人出发，无法做到对现存社会进

行批判和超越，人们似乎只能在同样毫无出路的

两极徘徊：要么屈从现实，把现存社会关系视为

“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诉诸“单纯的直

观”的产物；要么脱离现实，满足于在自己的“想

象中”超越和改变现存的一切，此即诉诸“思辨的

抽象”的结果。这就是人道和科学、理想和现实

相悖的深层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两个极端对于

现存的态度虽有差异，但其思维方式都是“抽象

的”，其结果都是“解释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认

现存）。说到底，抽象的人把历史活动主体抽象

化（似乎存在着亘古不变的“个人”主体），把历史

动力抽象化（似乎一切进步根源于普遍观念和人

性诉求），把历史任务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

种抽象观念的实现），因而一切变革不仅不超出

资产阶级统治的范围，而且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成

为一切变革的范本。历史在抽象的人中的确是

“终结”了。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都是从辩证法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上提

出，从辩证法的精髓、矛盾的对立统一上解决个

性、共性关系的，而决不是从“常识”或“经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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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讨论这一问题的。所谓从常识上看问题，就是

依赖感性直观，把个性、共性的统一视为当然的，

把“普世价值”的存在视为当然的，以为仅靠经验

和直观就能解决个性、共性的统一问题。实际上，

“常识”眼中的共性，往往只是不同事物最为表象

的“共同点”（如男人都有胡子、女人都有辫子一

类），并没有涉及问题的实质，即对“普世价值”做

具体分析，揭示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社会历史根

据。其实，事物的本质往往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仅

靠经验难以把握；历史的规律往往隐藏在事实的

背后，仅靠经验难以发现；普遍的观念往往不能还

原为感性存在、仅靠经验难以证否；如此等等。这

充分说明哲学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长期争论不

休并非空穴来风，没有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

统一规律的奠立，根本无法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

的争论。更为根本的是，没有唯物辩证法，就无法

打破“思辨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观”这个二律背

反，无法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思维的桎梏。

列宁曾把“必须具体”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要求（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691页，人民出

版社1995年版）。但是，要做到具体，首先要创立

能够“具体分析”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以及

相应的概念、范畴，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历史辩证

法及其基本范畴，最为主要的是“生产关系”、“工

人阶级”、“共产党”等核心范畴。有了生产关系的

概念，人类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才得以发现，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这一社会变革的源泉才

得以揭示，对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分以及深入每

一社会形态的具体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

阶级”的概念，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类解放才有

了现实的实践形式，冲破资产阶级社会“抽象性”

的具体分析才有了实践的历史主体，批判资产阶

级“普世价值”才有了实质性的具体内容。有了

“共产党”的概念，真正区别于一切旧式政党的、人

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确

立，工人阶级作为自为阶级和历史主体的领导作

用才得以实现，足以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抗衡的共

产主义思想体系才得以实践。可见，“对具体情况

作具体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体系都能做到

的，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工

人阶级世界观的特质和活的灵魂，其锋芒所向，直

指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性，根本颠覆了作为“普世

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想统治。因此，“实事求是，是

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

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显然，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想信念和“普世

价值”的幻觉是根本对立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必

须摆脱抽象的普遍观念的束缚，“让思想冲破牢

笼”，决不是否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不是否定工

人阶级的解放要求所具有的道义力量，以及其可

以获得最广泛认同的世界历史意义，但这不是“普

世价值”，而是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唯物史观对于人类历

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建立在剩余价值学

说对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再现之上，建立

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其解放

条件的准确把握之上，因而不是虚幻的想像，而是

真实历史必然性的认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

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

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

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

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

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

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

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

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

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0—501页，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从中不难得出结论，缺

乏“真”的道义力量是软弱甚至有害的，“真”和

“善”的统一才能真正赢得群众，才是真正不可抗

拒的力量。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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